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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構生死觀－般若心經精義

釋敬定

壹、前言

　　各位老師，大家早安，今年是圓照寺舉辦第三屆生命教育教師研習營。很歡喜，能跟各位共同研習「建構生死觀－般若心經精義」。這部經跟我們的生命、生存、生死有直接關係嗎？為什麼要安排在生命教育課程呢？

　　首先要了解，佛為什麼要廣宣般若經？佛住世八十年，說法四十九年，大部般若即廣說二十二年，將近一半的時間都在談般若。只因眾生無慧目，愚痴過日，糊塗造業，故流轉生死不已。佛說大部般若經，即為了廣開眾生慧解。若不明般若經義，無明蔽心，即於生死圈中亂撞亂闖，闖至此處是生死，闖至他處亦是生死。所以古德說：「天是棺材蓋，地是棺材底，無論闖哪裡，總在棺材裡。」為什麼呢？因無般若智慧。

　　般若心經何以如是至尊至貴？因般若為諸佛母，三世諸佛，無論是過去佛、現在佛、未來佛，若欲成佛，必修般若，一切諸佛皆般若所生。中國翻譯般若經六百多卷，而《般若心經》雖只二百六十字，言簡意豐，精微妙義，可以說是般若思想的中心，也是整個大乘佛教的心要，由此可見其重要性。而且在佛教的三藏十二部，近萬卷的經典中，《般若心經》包括了人乘、天乘、小乘、以及大乘佛教的結晶。內容說明生命的根源出自無明，人生的理想境界是成佛，而生活的態度，是要達到心無罣礙，遠離顛倒夢想。可以說熟讀並了解一卷《般若心經》，就可以具體的了解佛經要義。

　　《般若心經》的根本思想，是強調「般若」，也就是無分別智的妙用。《般若心經》觀照一個人的整體生命，舖陳出我們生命之源起、維護、發揚、完成，建構出正確的人生觀，使我們開展視野，廣闊心胸，跨越有限的生命時空，拓展無限的生命價值。聽聞《心經》，開顯自心的般若妙智，體認我們的四大五蘊假合之身心，了知四大苦空、五蘊無我，再開展為十二處、十八界…，以及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，皆是因緣所生法，以破除我執與法執，乃至空執，使我們獲得身心的解脫和自在。藉由這次研習會，三節課的時間，與大家一同研習，雖然不能詳解整部《般若心經》，但是不足的地方，大家可以找時間再繼續深入研習修學，相信對各位一定會有很大的受益。

貳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

　　《心經》一開始，就是：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由此可見，般若波羅蜜多六字，是整部經的菁華，因此，要研習《心經》，先要了解這六字的意義。

　　般若：梵文原音prajna，中文沒有相同的音，所以相近音唸成「ㄅㄛㄋㄨㄛˋ」。般若的意思，以中國文字勉強翻譯是智慧，然而佛法中的「般若之智」有別於世俗的智慧，為了不讓人誤會或產生混淆，所以就根據翻譯中「尊重不翻」的規則，保留般若的原音。

　　般若，又有深淺之分，即是小乘聖者的出世智慧，能證「人無我」，能出三界苦，已得解脫樂，不過尚未證得「法無我」，所以執著離世間而急欲入涅槃，只能自求了脫，不能普度眾生。至於世出世間的智慧，乃是大乘菩薩的智慧，既證人空，也證法空，得大解脫而不離世間，這才真是大智慧、深智慧，這也才能稱之為「般若」。

　　波羅蜜多：梵文為paramita，波羅蜜的意義為「到彼岸」，多字是語尾拖音，相當於我國文字的「矣」或「了」。波羅蜜多的意思，就是「到彼岸矣」，或「到彼岸了」。波羅蜜還有「度」的意思，是超越苦及煩惱。大乘佛教中的六波羅蜜是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。六波羅蜜能除六蔽，即是能除覆蔽我們真如佛性的慳貪、毀犯、瞋恨、懈怠、散亂、愚痴等煩惱，所以又稱為六度。在六波羅蜜中，以般若為根本，前五度若離般若，則成世間有漏法，「五度為盲，般若為導」。所以說到般若即總攝六度，般若即是六度之代表。般若波羅蜜多，合起來說，就是「乘著般若正智妙慧的船，度過生死煩惱的中流，就可到達寂靜妙樂自在的彼岸」。

　　心經：這個「心」，是心要，或是精要的意思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個部分。如人之心臟，是一身之要。一切修行都有一個根本，這個根本即是「本心」，修行如果沒有抓住這個「本心」，就如同有船而沒有舵，無法掌控方向，會漂到哪裡去也不知道，所以學法就必須要「識本心」，五祖大師對六祖惠能大師說：「不識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若識本心，即名大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」。行者若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法門，也應當先識達本心。依此為修行的指導原則，可以超越苦及煩惱，達到解脫自在。

　　「經」，梵文叫「修多羅」，是貫串、契合的意思，貫串什麼呢？貫串佛所說的一切法，一切道理都把它貫串起來。而「契合」的意思，是指「契合道理」與「契合根機」，這就是說，佛所說的法都有二個特性：第一契理，佛不會違於真理而說法；第二契機，佛觀眾生的機緣適切說法，令現前聞法者能領會而歡喜奉行。又「經」字，六祖惠能大師解釋作：「徑」，指出佛所說的法，可以作為修行人的路徑，是通向成佛之道的門徑，這個解釋也非常適當。

　　綜上所說，此經題「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」合起來而言就是：「這是一部佛所開示，以般若妙慧令修行者到達彼岸的心要之經」。

參、般若度苦厄

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

　　觀自在：是梵文，唐朝以前，翻譯為觀世音，玄奘大師譯為觀自在。稱名號為觀世音的因緣，出自於《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，無盡意菩薩問：「以何因緣名觀世音？」佛陀回答：「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，受諸苦惱，聞是觀世音菩薩，一心稱名，觀世音菩薩，即時觀其音聲，皆得解脫……以是因緣，名觀世音」。觀世音菩薩悲願深切，隨類現身，尋聲救苦，在中國民間，沒有不知道觀世音菩薩的。所以在民間流行一句話：「家家阿彌陀，戶戶觀世音」，可見這位菩薩在我國人心中的地位，是多麼的重要了。

　　觀自在，「觀」是觀照，以能觀之智，了達諸法皆空，因而獲得解脫自在。所謂「自在」，就是內心上，擺脫了種種煩惱的繫縛，而於一切通達無礙，對自己能度一切苦厄；對化度有情，令生淨信，無厭足心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盡諸有結，心得自在」，正是這一自在之義的寫實。然而，要到什麼程度，才能真正得到自在呢？這有各種不同說法：有說要到第八不動地；有說證入歡喜初地；有說勝解行為，所修般若觀慧，能與畢竟空性相應，就可隨分得名觀自在了，同樣是得自在，何以有程度上的不同？之所以如此，是由於般若觀慧淺深所致。

　　菩薩所得自在，經中或說得二自在，或說得四自在，或有八自在、十自在，現在簡略分三種說明：

　　（一）觀境自在：菩薩用般若妙智，照了真如之境，能通達於一切法，圓融自在。

　　（二）觀照自在：菩薩在修般若觀照時，徹照五蘊皆空，了無障礙。

　　（三）作用自在：菩薩行深般若，親證法身本有，從體起用，能隨緣現身說法，化諸眾生而得自在。

　　再進一步說：「觀境」，所觀之境自在；「觀照」，能觀之智自在，此二者屬智、屬因，是自利；「作用」，是度生自在，屬悲、屬果，是利他。此即所謂「悲智雙運，自利利他」，這也就是菩薩的特性，精神所在。

　　菩薩：是梵語菩提薩埵的簡稱，「菩提」，翻譯成中國話為「覺」或「覺悟」，「薩埵」譯為「有情」，合起來是「覺有情」，是上求佛道以自覺，下化有情以覺他。又譯為「大道心的眾生」，是指已發了大菩提心的眾生。菩提心的程度有淺深，發小菩提心，是但求自覺自利，只求自己解脫的小乘人；而發大菩提心，則是發廣度一切眾生的宏願，以幫助眾生得解脫、成佛為目標。不但自己必須發菩提心，同時還應勸導他人發菩提心，唯有人人皆發菩提心，才能普濟眾生，這種能自覺覺他、自利利他的大乘修行人，稱為菩提薩埵，我國人簡稱為菩薩。

　　實在說，人的煩惱，都是從自我中心的意識而產生的。真正發大菩提心，是去除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心，只為眾生，不為自利，如經中所言「但願眾生得離苦，不為自己求安樂」；能以般若智來行菩薩道，這樣才是真正修解脫自在的法門。

　　行深：「行」，是指心行，在內心裡修行，也就是作禪觀。「深」，是很深入之義，菩薩行深般若，能以甚深勝慧，照見五蘊身心性空，度脫一切苦厄，故稱自在。

　　在世間作種種修行，若不修習般若智慧，只是得到世間的福報，然而「福」並不能使人得到究竟的解脫，唯有般若才能度煩惱、得解脫。此「般若」，一切眾生本自具有，所以不是從外面得來的。如果本來沒有，你再怎麼修也都不會有，所以這是心內之法。「本自有之」，就好像金子在金礦中本來就有的，如果礦石中本來沒有金子的話，任憑你如何開採、如何提煉，也煉不出半絲金子來。所以必須要「本自有之」，才能夠由修而顯現出來。眾生也是如此，因為我們具有寶貴的真如佛性、般若智慧，所以才能夠開發般若智慧、修習成佛。但是我們的真如本性被煩惱惑纏縛住，所以顯現不出來，我們現在修行的目的就是要「離纏解縛」，使本來的般若智慧顯現出來。如果不修，永遠為迷惑的凡夫，就好像金山中的金礦，你雖挖了出來，但不去提煉，就只是一塊礦石而已，不能發出金子的作用；如果修行，終究能成為聖人。凡、聖相隔，形成法界六凡：天、人、阿修羅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以及四聖：佛、菩薩、聲聞、緣覺。所以六祖大師說：「不修即凡夫，修即聖人」。

　　照見五蘊皆空：是佛教的「無我觀」。「蘊」，是積聚義，顯示苦之所在，表示五蘊為一切痛苦之所積聚處。五蘊又稱五陰，即是「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」，這構成我們身心的五種要素，色即是指身體，受、想、行、識是屬於心理的部分，無論是色身或心理的活動，皆是如幻不實，緣起性空，性空而緣起的。

　　「色」：是變礙的意思，因為有形的物體，都是變化無常而有所障礙的。

　　「受」：是領納的意思。是身體的官能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，領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所產生的感覺，有苦受、樂受、不苦不樂受。

　　「想」：是取像的意思。攀緣外境，回憶往事，幻想將來的心理活動。

　　「行」：是造作的意思。由取像而有造作的行動，有時作善，有時作惡，這都是行的力量。

　　「識」：是了別的意思。如眼能了別認識顏色、大小、長短，耳能了別認識好惡音聲，鼻能了別認識香臭味道，舌能了別認識酸甜苦辣，身能了別認識冷熱軟硬。

　　「識」的產生是因為我執，眾生誤把自己的身體、思想、觀念等當成是我，而對於財富、權勢、名望、眷屬等執著為我的。其實這些都是幻現幻滅的，如水面浪花，暫時存在，並沒有真正的我。菩薩修學般若觀慧，能夠了達緣起性空的我是虛幻不實的，內心沒有自我，就能夠不執著我，便不起煩惱，不造業，即是「轉識成智」的功用。

　　學道多年的人，如果不能照見五蘊皆空，仍然會被世間虛假的五光十色的環境所誘惑，會受名利物慾的牽引所困擾，以致無法獲得解脫。宋朝時，有一位金山的佛印禪師在講經，聽眾把道場擠的滿滿的，這時蘇東坡大學士正好光臨，禪師對他打著禪鋒機語說道：「此間無學士坐處！」蘇東坡是一位學佛參禪多年的人，聽了以後回答：「何不暫借禪師的四大之身為座？」佛印禪師說：「蘇學士！你既要老僧四大之身為座，老僧有個問題，你若回答得出，即將身子給你坐，你若回答不出，請將玉帶解下來留在此間永鎮山門？」蘇東坡爽口答應：「好的！好的！請你問吧？」禪師問：「佛法講四大苦空，五陰無我，請問學士以什麼為座？」這時滿腹經論的大學士蘇東坡，給佛印禪師這麼一問，問得啞口無言，只得留下身上的玉帶。直到今日，金山江天寺所收藏的蘇東坡玉帶，成了最深植人心的禪門公案之證物。

　　由此可以了解，般若的產生，不僅在於追求學問，或廣學多聞而已，若欲開顯般若，有四個層次：聞、思、修、證。首先要聽聞佛法，再思惟法義，成就正知正見，根據指引方法確實修行，證入般若智慧，才得照見五蘊皆空。這種功夫不是一蹴可幾的，要在日常生活中，觀照起心動念，以佛法來淨化身、口、意三業，以慈悲心來度化眾生。若發覺貪、瞋、痴、慢、疑等煩惱時，當下要觀照懺悔，以念佛、拜佛、禮懺、誦經、數息等方法轉移，培養正知正見的正行，這樣漸漸就能以般若觀慧作主，成就觀自在的功能。

　　度：度過、度脫。一切苦厄：逼惱身心謂之苦，艱難危險謂之厄。先說「苦」，有八種苦，分為三大類，一是身體的苦，二是心理的苦，三是身心交熾的苦。身體的苦有生、老、病、死四種苦，這是從生到死之間的四個現象。這就是無常的定律，如果你希望一切都恆常不變，你是自找苦吃。心理的苦，則有求不得苦、怨憎會苦、愛別離苦三種。例如求金榜題名、升官發財、豐衣足食、眷屬歡樂，不能如願以償，就是求不得苦。再如冤家路窄，不喜歡的人，討厭的人，偏偏碰在一起，這是怨憎會苦。還有最令人痛苦的愛別離苦，親子之愛、夫妻之情，因為生離死別而肝腸寸斷。更且由於眾生，把身心的現象與活動執著為我，在自我意識的驅動下，生生世世的造業，再生生世世的受報。這種生命輪迴，不斷地造業、受報，稱為「五陰熾盛苦」，這是身心合起來的苦。總計上述稱為「八苦」。當我們明白痛苦的原因時，就不要去製造這些原因，反而要用解苦的方法，把苦止息。

　　「厄」，是執著五蘊所招感的一切災難。一般所謂天災人禍，例如：水災、火災、風災、地震、瘟疫等天災，以及刀兵、盜賊、惡政等人禍。又如《藥師經》中所講的九種橫死：1.得病無醫，2.王法誅戮，3.非人奪精氣4.火焚，5.水溺，6.惡獸噉，7.墮崖，8.毒藥咒詛，9.饑渴所困。還有佛法所說的「八難」，生在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長壽天、北俱盧洲、聾盲瘖啞、世智辯聰、佛前佛後。以上這些都是災難，但是，眾生最大的厄難，就是生死輪迴。因為有五蘊，而產生生理的苦與心理的苦，老子說：「吾之大患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何患之有」？世間智者，亦能深刻洞達苦痛之根源。所以在任何時間、任何地方，都因這個身體受到人事物的影響而隨波逐流。這必須從心境改變，訓練自己能「隨處做主」，以般若觀慧來照見五蘊皆空，就不會苦，也能超越一切苦。

　　度一切苦厄：般若能度一切苦厄，可以用宋朝的茶陵郁和尚寫的一首開悟詩來作說明：「我有明珠一顆，久被塵勞關鎖，今朝塵盡光生，照破山河萬朵。」這顆明珠，是指我們的佛性、般若妙慧，是本來就有了，並不是誰給我們的。只是這顆明珠長久以來被煩惱的塵勞關鎖，就如同我們在凡夫階段被煩惱所蒙蔽，必須開顯般若智，則煩惱的塵勞全部消失，才能展現明珠的光芒並發揮功能作用。菩薩用甚深的般若智慧來觀照五蘊，如實證見自己的身心是空的，當下就能夠度脫一切苦厄。

肆、觀色空一體

舍利子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；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

　　舍利子，又稱舍利弗，佛陀的十大弟子之中，智慧第一。

　　人是由五蘊所成，我們若能以智眼觀察覺了五蘊本空，那麼，雖有身心的現象，也能夠生活的解脫自在，然而要把五蘊看空，必須用般若智慧。觀自在菩薩是怎麼看法呢？觀自在菩薩對智慧第一的舍利子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」。

　　色不異空：「色」在這裡，是指我們的身體，是由「四大」互為因緣和合而成。一般不懂佛法的人，聽到「四大」，就以為是指酒、色、財、氣，其實這是牛頭不對馬嘴。四大乃是指地、水、火、風，是物質界的四種特性。「地大」表現的是堅硬性，如身上的骨骼、肌肉等；「水大」表現的是濕潤性，如血液、唾液等；「火大」表現的是溫熱性，就是我們的體溫；「風大」表現的是流動性，如呼吸與血液循環。眾生執為實有的這個身體，不離生、老、病、死的遷變，臨時有而終歸空。若從因緣的觀點來看，他是四大和合，一息不停地變化，一旦和合的關係結束了，身體也就隨之死亡、朽壞、消失。這就是「色不異空」的道理所在。色空不異，有從差別之義來解說「異」，表示緣起之色與緣起空性是沒有差別的。另外「異」也是離的意思，所謂不異，表示緣起之色不離空寂之性；沒有空性之理，色即不能存在，所以說「色不異空」。

　　空不異色：倘若一味抱持「色不異空」的觀念，難免會流於消極，因為「色不異空」，以因緣滅故，所以緊接著下一句「空不異色」，以因緣生故。這樣才能生死不異，住解脫自在。也就是說，一切物質現象，雖然自性皆空，卻又不妨礙因緣而有，所以能「真空生妙有」，如大乘菩薩，見有不貪愛，見空不恐懼，心無罣礙，不離現實生死界，不住涅槃，平等自在。

　　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：如果只說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可能有些人聽了，以為色與空雖不相離，可是色是有，空是沒有，色與空畢竟是有別。所以接著又說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這是說，我們的色身，無非是以四大為因緣而起生滅變異的延續現象，觀照色身的本身就是無常、是無我，合而言之就是空的。反過來說，這無常、無我的空相，絕非一無所有的空，而是因緣所生，宛然存在的身體，所以說空不能離開五蘊，五蘊本身就是空。如此，色與空，空與色，只是一體兩面的說法，彼此是沒有分別的。

　　我們執著這四大五蘊假合之身，認為是真實常住的我，為了我的生存與欲樂，就有名利聲色的需求。為了達到需求的目的，因而心生貪、瞋、痴諸惡念，身有殺、盜、淫諸惡行，口有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諸惡言，在各種虛幻不實的欲望纏縛下，迷失了真實的自我，覆蔽了真如佛性。換句話說，眾生之所以受苦受難，皆是由於執著五蘊假合之身為實有而造惡受報。佛在《法華經》中說：「我知此眾生，未曾修善本，堅著於五蘊，痴愛故生惱，以諸欲因緣，墜墮三惡道，輪迴六道中，備受種種苦。」眾生為了滿足我的欲望，於五欲妄境，多所貪求，由於貪心熾盛，乃造作種種罪業，有了造作的業因，便要承受憂苦的業果。

　　可惜世俗凡夫不明白這個道理，執「色」為有，亦即執著自己實有這個身體，因而纏縛了種種的煩惱不得自在。至於小乘行者，也是未了達即色即空的大乘空慧，只是體證了色身是空的，放下了對色身的執著，卻沒有放下對法的執著，所以急欲出離世間，求證涅槃，這是偏空涅槃，尚未究竟。在體認到色即是空以後，一定要證悟空即是色，這樣才能體會到空義的積極面，並以積極的行動度眾生。在《菜根談》中也說：「處富知貧現慈心，居安思危戒須深，無心過境見自在，了卻凡事不染塵。」用這種觀念來利益眾生，在不染塵中成就慈悲心，取代了自私心，自然是心無罣礙，遠離顛倒夢想。

　　受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是：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一一可以說：「受不異空、空不異受，受即是空、空即是受」，乃至於「識不異空，空不異識；識即是空，空即是識」。這四者，都是我們的一顆妄心。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華。

　　五蘊和合的我，是虛而不實的，是偽而不真的，不能自在，無有主宰。我們的身體是由因緣和合而生的，身心都在遷流不息的變化著，因緣離散就滅了。既然五蘊是空，五蘊非我，乃至一切眾生，都是緣起幻現，了無真實的自性可得，從如此甚深的空慧之中即能發起大菩提心。如《金剛經》上所說：「我應滅度一切眾生，滅度一切眾生已，而實無有一眾生實滅度者。」菩薩造作如此大的功德，卻不覺得自己作了什麼功德。為甚麼？就是因為他具備了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的般若智慧。

伍、觀諸法空相

舍利子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；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。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。

　　諸法：是指經文前述的五蘊諸法，同時也包括後面經文中的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十二因緣、四聖諦諸法。

　　空相：是諸法皆空之後的相狀，諸法皆空，真如佛性顯現。觀自在菩薩所說的「空」，不是別的，而是「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」！這是觀自在菩薩給「空」下的定義：般若是體，離於生滅，無有染淨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其體清淨一相。「波羅蜜」是用，此到彼岸功用，用即遍一切處。所以觀自在菩薩所照見的，不是什麼都沒有的「斷滅空」，也不是小乘壓制一切令不起的「偏空」，而是這不變而能隨緣的真如本性，所以能「度一切苦厄」，乃至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！

　　從一般人的角度來看，世間的一切現象都是有生有滅、有垢有淨、有增有減的，幾乎每個人都貪生怕死，把生和死看成絕對不同的兩回事。因此，如果不是迷戀人間，醉生夢死，便是厭離人間，希望求生佛國、淨土、涅槃。菩薩通達諸法自性空，能夠了知世間的現象：如夢、如幻、如泡、如影；能夠看透「我」等於「虛妄」，「有」等於「空」。因此，不會捨去現象而尋求本體，也就是不離開現實而追求理想。

　　不生不滅：人從母親胎中誕生即是生，有生即有老、病、死，此生滅現象，乃是肉身假相。依凡夫之見，人有生死；若依佛性來觀，則無生死。生死全是假相，乃四大和合之肉身散滅。然佛性從無始以來，過去未曾生，未來未曾滅，無生亦無滅。聖人眼中肉身中有佛性，肉身乃佛性所生，肉身雖壞滅，不過是其因緣的離散，佛性並無生滅，生既不生，滅亦不滅，所以說為不生不滅。

　　不垢不淨：垢與淨是一物的兩種體會，是指面對萬丈紅塵，認為以眾生的煩惱心為不清淨的垢；精進修行菩提，以諸佛的智慧為清淨。「不垢不淨」，是指真如實性本自空寂，雖被惡緣所染而性本不垢，雖為善緣所薰而性未嘗淨，有如明鏡照物，照污穢而現出垢相，照美好的東西而現出淨相，但明鏡之本體不變，不因照污穢而變垢，不因照美物而變淨，未嘗有垢有淨之分別。

　　不增不減：增與減是一物的兩種衡量，認為精勤修行佛法，是為增長智慧，減少煩惱。眾生因執身心，故起惑造業，造出種種業緣，隨此業流轉生死，今了悟覺性，業即了結消盡，業空即是解脫，解脫乃解脫眾生的生死煩惱。「不增不減」是指真如本體，如如不動，生佛同體，聖凡平等，所謂「處聖不增，在凡不減」，並不因諸佛覺悟而增加佛性，也不因眾生痴迷而減少佛性。

　　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：這句經文實際上講的就是「五蘊」，觀世音菩薩以般若妙慧，照見五蘊身心俱空，般若真空中無五蘊名相，故言：「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。」前面說「五蘊皆空」，現在講空中無五蘊。「空」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，但佛法講的「空」是有現象的。以暫有的現象來看五蘊，五蘊就是空，空也就是無我。所以，五蘊皆空，不是不存在，而是不實在，雖暫有卻也要如常地運作。我們可以用般若智慧來引導五蘊造善業、不再造惡業，或效法菩薩學佛，用五蘊來修道度眾生。

　　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：是指人的官能構造，叫做六根。官能所接觸的環境叫做六塵；六根攝六塵，六塵入六根，合起來成為十二入或十二處。「處」乃識的生長處所，是指造諸惡業、修諸善業的著力點。「入」是指門路，造善業功德從此進入，而造作惡業也從此門路進入，因此稱之為十二種入口。此六根六塵互相攝入當中，即產生六識，透過六識，才能產生功德與罪過的行為。現在凡夫來看與身心世界相關的六根是身體，六識是心，我們存在的這個世界叫做六塵；身、心、世界加起來就是十八界。

　　十八界與生死解脫有何關係？現實人生的生活形態，就是由於自身的六根接觸到外境的六塵，產生六識的反應，再由六識的自我中心向外攀緣六塵境界，反被外界的六塵境界所誘惑，如是眼被色遷、耳被聲遷…六識隨塵而轉，因而產生愛憎取捨；日日造生死業，此皆因六根攝六塵而生六識，引發出無限的苦惱。現在要使六根成解脫，需藉般若觀慧從六根門頭來修，運用般若空性，使眼耳鼻舌身意六根，不被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染污，時時保持自性的清淨，六根不為六塵所染，如此無愛憎取捨，不造生死業，方能解脫生死。

　　各位常聽到「六根不淨」這句話，一般將其解釋為出家人僧德有瑕疵。事實上要做到六根清淨很不容易，是要做到《心經》上所說的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也就是不再通過六根造作惡業。如果尚未證果，或未成大菩薩，其六根都還是不清淨的。舉凡眼睛所看到、耳朵所聽到而心理起了煩惱，就是眼不清淨、耳不清淨。可見，我們一般人沒有一個是六根清淨的。因此，我們自己的六根尚且不清淨，自然不應該隨便批評別人六根不淨。

　　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」，人類生命的條件，簡單的說是五蘊，詳細地分析，便是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叫做十八界。「界」者差別之義，是指不同物類各有其差別界限，亦即每一法，皆有其法性屬性，如眼但能見色、耳但現聲相，各有一定的功能。凡夫有種種界限，受寒即生冷病，受熱生熱病，受不如意事則心起煩惱，受如意事則心生喜悅。

　　如果以般若的智慧來觀察人類的身心世界，就能夠明白人類身心世界原本是無常、空、無我的，所以也就沒有真實的十八界。所謂無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就是前面所講的「四大皆空」的意思。四大和合而成的肉體，叫做「色身」，隨時不斷地在新陳代謝，不是永遠地存在不變，因此稱為無常、空、無我。六塵也是遷流變化的，所以說無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。

　　今迴心返照，見自本性，六根和六塵皆從虛妄因緣而生，因而根塵相對所生之識，自然更虛妄不實，所以說根塵空則識空。然而「空」，不是什麼都沒有，這樣就變消極了。我們不執著十八界，卻也不離開十八界，這才是真正的「空」。為何說不執著又不離開呢？就是說可以用十八界來修行，凡夫執著所以用來造業，佛與菩薩則用來度眾生。我們雖然是凡夫，但要學習佛菩薩的精神，多造善業，廣結法緣。

陸、十二因緣的生命觀

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

　　這是在講「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」十二因緣，說明我們的生命三世流轉之真相；解答我們的生命為何要投生，以何緣故而有老死？檢討人生的憂悲苦惱由何而來？死後往哪裡去？下一生的情形又是如何？此也是緣起觀的由來。有流轉門與還滅門二種，流轉門是說明眾生何以生死輪迴，眾生受妄想迷惑，故有生死，此即無明。乃是由迷入凡，造苦因而受苦果；還滅門是解脫生死法門，乃是由悟入聖，造樂因而受樂果。

　　所謂「流轉門」，是從無始以來的「無明」煩惱種子，產生身心的「行」為動作，形成善惡業「識」的力量，這是每個人在過去世所具備的業種。當一個人在命終之時，業識會牽引我們去受報，也就是推動生死流轉不息的力量，所以我們今生所接受的果報，全是過去多生以來造作善惡業所招感的結果。今生來投胎，剛入母胎中，稱為「名色」，漸形成人體，六根具足，叫做「六入」；在母胎時間成熟，出生之後與外在環境接「觸」，產生苦、樂、憂、喜、捨等感「受」。對喜樂順境便「貪愛」，對憂苦逆境便「憎厭」，因此喜歡的就會去爭「取」；對不喜歡的則加以抵抗，由是而產生種種的善惡行為，此是今生的業因，隨之又「有」了業識，這業識的力量，促使我們此生結束之後，再去接受來生。由此生的業力而招感下一生的果報，接受了未來生之後，最後仍然不離老死的循環結果。此即是十二因緣的生滅門，檢討到最後，查出了這生死流轉的根源，就是「無明」。所以，要跳出生死輪迴的圈子，必須修行還滅門。

　　所謂「還滅門」，即是如《心經》所講的「無無明」至「乃至無老死」，如何才能滅除無明呢？以般若正智，觀照無明無性，當體即空，因為無明非天生地長，亦非根本俱有，全是我們真心上的一種虛妄不實的迷惑，本無無明。無明一滅，則真心顯現，徹悟宇宙人生真相，遣除我法二執，自然不會再因顛倒妄想而造出一切惡業，如此不去造作生死的「行」為，沒有因業受報的識，就不會產生果報的身體；沒有生，也就不會有老死的循環問題。這樣自己就從煩惱的生死苦、恐怖感、壓迫感中跳出生死連環鎖，得到解脫了。

　　但這只是小乘人所修的還滅門，大乘菩薩為了救度眾生，還要超越於無無明，達到「無無明盡」。第一個「無」，是空的意思，即「無明空，乃至老死空」。此「盡」字，是滅的意思，即是「無無明滅，乃至無老死滅」。因為在真如本體上，若有一法未亡，皆是虛妄。佛在《金剛經》開示：「如我說法，如筏喻者，法尚應捨，何況非法」。雖然已斷無明，已得解脫生死，仍要出入於生死的環境之中幫助眾生，像觀世音菩薩、地藏菩薩，早已成佛，卻發願來這世間救度我們，所以是諸大菩薩中與我們的因緣最深的兩位菩薩。所以，發大菩提心的人，從十二因緣的生死苦海得到解脫自在，仍然要運用十二因緣三世因果的關係修行菩薩道，在生死中度無量眾生。

柒、修行解脫道

無苦集滅道

　　這是要破遣四聖諦。「諦」，是真實的意義，此四聖諦，說明人生是苦的真相，以及如何離苦的原則，也可說凡夫可依此真實不虛的真理修成聖人。「苦、集」相當於十二因緣的流轉門，是世間因果；「滅、道」相當於十二因緣的還滅門，是出世間因果。若照因果順序來說，四聖諦應該是集、苦、道、滅。但因為眾生的根性，容易看到果而不清楚因，佛陀為了方便化導，所以先開示苦相，令產生厭離，然後再開示苦是由集而來，欲斷苦，須斷集。繼之開示涅槃樂相，令生起欣慕，然後再開示滅是由修道而來，欲證滅，須修道。使眾生能「知苦斷集，慕滅修道」。

　　苦諦：具逼迫性，苦能逼迫身心，使身心不得安。《法華經》說：「三界無安，眾苦充滿」。佛深入觀察，體驗人生真相即是苦，為了解決此苦，因此佛便去修道，以求解決一切眾生生、老、病、死等苦的方法。至於諸苦生起的原因，便是「集諦」。

　　集諦；具招感性，「苦」是果，「集」是因。眾生妄想心剎那不停，造作一切善惡有為諸法，因一切本是自心所造，殺人放火是此心，吃齋念佛亦是此心。若知一切皆自心所造，自己即要善用此心，若不知善用此心，造惡業則墮惡道。由此可知，受苦並非從天降、非從地生，非他人給與，完全是自己的造作所招感來的果報。要怎樣才能超脫呢？想要超脫，就必須達到「滅諦」的境界。

　　滅諦：具可證性，是滅苦的意思。把所有的苦都滅掉，滅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求不得、怨憎會、五陰熾盛苦…等，超越這些苦的總結果，就是「滅諦」之境界。「滅」，也是寂滅義，涅槃的意思，即是滅煩惱、斷生死輪迴之義。然而要怎樣才能達到滅煩惱、了生死的境界呢？那就要修證「道諦」。

　　道諦：具可修性，是通達的意思。道有二義：一者指道路。二者指佛道。依此聖道，即可一直通達涅槃。涅槃乃不生不滅，成佛之處所。世間人聽到佛說「人生是苦」，就以為「佛教是悲觀消極的」。現在從四聖諦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，佛法不但不是所謂的悲觀消極，反而正好是最積極的，因為只有佛法才能不逃避這些問題，而去正視它、面對它、了解它，進而解決它。修道，可以讓我們身、語、意三業正確而無偏失，從凡夫地通達聖賢位，最後達到清淨的佛果位。「道」乃指八正道或八聖道。此八種修道的方法是：

　　一、正見：正確的知見。離一切邪痴顛倒之正直觀察的如實所見，例如：修戒、定、慧三無漏學，明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之理，破外道種種邪見。

　　二、正思惟：正確的思惟。以正智發動思惟，斷除迷惑。

　　三、正語：正直的言語。遠離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而得口業清淨。

　　四、正業：端正的行為。修十善業，斷十惡業，梵行清淨。

　　五、正命：正當的職業。順於正法而活命。

　　六、正精進：正確的努力。使未生惡，令不生；已作惡，令不作；未生善，令生起；已生善，令增長，一心專精，無有間斷。

　　七、正念：正淨的信念。專心憶念善法，與菩提相應，繫心不忘。

　　八、正定：正統的禪定。攝諸散亂，身心寂靜，正住真空之理。

　　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聖諦，何以又加「無」呢？菩薩修般若觀，照見「諸法空相」本體，清淨湛然，非僅沒有世間法虛妄的苦與集，也沒有出世間法虛妄的滅與道。因為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，自性空寂，皆是一真如心所現之境界。所以無苦可捨，無集可斷，無滅可慕，無道可修，以自性所俱之功德智慧，本不待修而本有，所以說：「無苦集滅道」。小乘人見空著空而成偏空，主張離苦入滅，修行解脫道，不再接受生死，耽於寂滅之樂；菩薩修般若見真空，見空中之不空，主張廣度眾生，修行菩薩道，在生死中不受生死流轉。所以對「苦集滅道」也不起執著。

捌、無所執著

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

　　智：是般若，即是觀察諸法皆空的般若智。得：是得到結果。菩薩修行深妙般若所證之理，即是法空、諸法空相。所以能知「空」而離「苦」。凡夫眾生則必須求得般若正智，方能離苦，所以是「有所得」。若有所得，所得皆是假，因有得必有失，即使得人身，人身亦有老死。若證空性，不但我無得，閻羅王亦無得，任他有多少小鬼，也抓不到我，如是即超生死，所以佛言：「無得」。

　　《法藏心經疏》云：「知空智不可得，故云無智；所證空理亦不可得，故云無得。」何以能觀之智與所證之理皆不可得？那是由於眾生迷執的緣故，才需要以般若正智來觀察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若是眾生已了達諸法皆空，不再迷執，又何須再以般若正智觀照呢？所以說「無智」。迷執的人，初悟時似所有得，到了全然開悟，這悟境是本具的真如自性，何嘗有什麼所得呢？所以說「無得」。

　　菩薩不著所修之行——無智；不取所證之果——無得，因為一有所住，即是執著，便成法執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實無眾生得滅度者……菩薩於法，應無所住行於布施……菩薩亦如是布施不住於相。」這就是不著所修之行。《金剛經》又說：「實無有法，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須菩提！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」這就是不著所證之果。是以，菩薩不但破我執、破法執，且破空執，所以是「無智亦無得」。菩薩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六波羅蜜。慈、悲、喜、捨四無量心，不造惡業的因，不為私利所求，便得大智慧，便得大自在。

　　凡是讀過《六祖壇經》的人，對六祖惠能大師的偈子都耳熟能詳。五祖弘忍禪師命徒弟呈上開悟的偈子，以憑傳衣缽。神秀寫了一個偈子，內容是「身是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。」惠能聽到之後，也念出一偈，請別人幫他寫在牆上，他說：「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六祖惠能大師的境界是那麼的灑脫，那麼的自在，表達出了空體常寂的境界。

　　凡夫認為：愚痴的煩惱與菩提的智慧是相對的，生死的痛苦與涅槃的安樂是相對的。六祖認為一執著有智慧，本身就不是智慧，所以他說「本來無一物」。既沒有生死，也沒有涅槃；既沒有煩惱，也沒有智慧。心中沒有執著，才能心無罣礙，無罣礙就是心中無一物，這就是《心經》所說的「無智亦無得」。惠能大師又說：「自性本無一法可得，若有所得，妄說禍福，即是塵勞邪見。」是故菩薩修六度萬行自覺覺他，應無所住而布施，無所住而淨戒，無所住而安忍，無所住而精進，無所住而禪定，無所住而般若，這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。能如是無住著而修六度，則真正得度。雖然我們一時不能做到像六祖惠能大師的心胸，但可以訓練自己少一點罣礙，對自己所擁有的，不論是名利、權勢，乃至眷屬，雖有而不要患得患失，這樣就能活得自在些，白天按部就班，晚上睡得安穩，這樣就是在培養般若智慧，使生活漸趨豁達而自在。

　　以無所得故：這一句很重要，因為菩薩之所以能在生死中度眾生，乃至成佛，就是「無所得」。這一句，是承上啟下，上承：「是故空中無色…」一大段，以般若正智，觀照出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十二緣起、四聖諦、智、得，均無自性，諸法皆空。此心靈明洞徹，無一法滯留，有如萬里無雲，皓月當空。然而，到了一切皆空，山窮水盡之際，突然峰迴路轉，豁然開朗，轉出：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」。這就是佛法的圓融處。

　　菩薩觀照五蘊皆空，乃至無智亦無得，何以又：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…究竟涅槃」呢？惠能大師說：「妙性本空，無有一法可得。」真如實性的理體上，本自清淨空寂，但就般若的功力而言，般若的殊勝作用，可以摧毀一切煩惱，掃蕩諸相，委實無有一法可得，唯其一切諸法都無所得，才是真有所得，這是因為掃蕩了眾生心中的妄想、執著後，真如佛性顯露，具足功德智慧，圓滿無缺，這就是「究竟涅槃」。

玖、心無罣礙

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

　　罣礙：有罣礙，就有恐怖。「罣」是網罩，比喻無明煩惱覆蔽真心，又好像身在羅網，身心不得自由。「礙」是阻礙，比喻眾生執著，阻礙正道不能前進。我們生存在世間，罣礙恐怖的事太多了，妻子兒女、求學事業、貧富貴賤、生老病死、天災人禍等，對自己、對他人，都造成許多的困擾與煩惱。

　　遠離顛倒夢想：據《俱舍論》中說，凡夫有四種顛倒：一、對世間諸行無常的生滅法，妄計為常。二、對世間諸苦，妄計為樂。三、對世間諸法，不明一切無我，妄計為我。四、對世間諸不淨法，妄計為淨。小乘行者，悟知凡夫所執常是無常、樂本是苦、我是無我、淨為不淨，而在出世間法的常樂我淨四德中，起顛倒想。菩薩修般若觀照，不但遠離凡夫的四倒，也遠離小乘的四倒。至於「夢想」，是夢中的幻想，因無明妄想所幻起，因迷妄故，而生種種顛倒執著而造業，永嘉大師說：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。修般若智，喚醒迷夢，照見五蘊皆空，不僅是度一切苦厄，還能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」最後證得「究竟涅槃」的佛果。

拾、成佛的方法

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　　三世諸佛如何成佛？承上句：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…」，說明能夠轉凡夫為二乘聖人，次轉二乘為菩薩，再轉菩薩成菩薩摩訶薩，最後轉大菩薩成佛，都是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」。所以經文接著說，「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無論是過去、現在、未來諸佛，都是依般若智慧而成佛，可見般若確實是成佛的主要因素。

　　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個別解釋：「阿」是無，「耨多羅」是上，「三」是正，「藐」是等，「菩提」是覺，全句的意思，就是「無上正等正覺」。「覺」有三種意義：

　　一、自覺：外而覺悟一切諸法幻化無常，緣起性空。內而覺悟人人皆有不生不滅常住佛性。

　　二、覺他：佛陀將自己所覺悟的道理宣示出來，以啟悟痴迷的眾生，轉迷為覺。

　　三、覺行圓滿：是自覺與覺他兩種功德，都做到究竟圓滿。

佛陀，是梵語，翻譯為覺者，佛陀是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，萬德具足。出家人發菩提心，弘法利生，依佛陀所覺悟之法教化眾生，所以佛教這種自覺覺他的教育，又叫做「覺之教育」也就是「成佛的教育」。

拾壹、讚歎般若

故知般若波羅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

　　「咒」是中文，梵文是「陀羅尼」，為總持之義，又稱為「真言」（真實不虛之語言）。陀羅尼總持一切法、一切義，如線貫珠，不令散失。有四種涵意：一者法陀羅尼，聞佛教法，受持不忘。二者義陀羅尼，悟解妙義，攝持不失。三者咒陀羅尼，以定為體，專持密語，不失正念。四者忍陀羅尼，證諸法實相，印持成就。用神咒來比喻般若，表示般若正智，具有陀羅尼的功德和妙用。

　　「大神咒」：「大」是無上，「神」是神妙之義，比喻般若，具有無上不可思議神通妙用，能解脫生死煩惱的魔障。

　　「大明咒」：比喻般若的大智，能大放光明，具有無上威力，能破除愚痴無明的昏暗。

　　「無上咒」：比喻般若至高無上，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無一法能勝過般若。

　　「無等等咒」：般若無與倫比。

　　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：此般若波羅蜜，能使菩薩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此處再度點出，首尾呼應，乃是為了加強我們的信心，而且保證，這是絕對真實受用的法門。佛菩薩慈心備至，特為叮嚀勸信，說明：「般若的功德、功能無與倫比，是真實不虛假的，大家要深信不疑，才不失此般若勝義」。事實上，佛住世時，已預知末法眾生，根器鈍劣，剛強難調難伏，雖得聞佛法，疑者多而信者少。在《阿彌陀經》裡，佛對舍利子說：「當知我於五濁惡世，行此難事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世間說此難信之法，是為甚難。」又在《金剛經》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今得聞，如是經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為難。若當來世，後五百年，其有眾生，得聞是經，信解受持，當知是人，則為第一稀有。」可見正法難得，正信難生。我們學佛的人，能有幸讀誦此甚深經典，應體會佛說法的深意而信受奉行。

　　《般若心經》乃是至高無上的究竟法門，佛所證的般若智慧太深太廣了！沒有辦法用一句話涵蓋盡，最後用咒語來總持一切法之菁華。咒語，是諸佛秘密不可思議的語言，誠心持誦，使散亂之心歸一，心定能生智慧，真心靈空，惑業自滅，除諸災難苦厄。而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其作用即在顯自心之般若波羅蜜多，得解脫大自在。

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

　　揭諦：是去、到的意思。

　　波羅揭諦：是到彼岸的意思。

　　波羅僧揭諦：「僧」是眾的意思，「波羅僧」，是大眾一起到彼岸。另也有解釋「波羅僧」，表示眾多法門，有六波羅蜜，乃至無量波羅蜜，依此無量度脫生死的法門，就可以到彼岸。

　　菩提薩婆訶：「菩提」是正覺、佛道。「薩婆訶」是速疾成就、大圓滿。

　　整句咒語的意思是「去呀！去呀！去彼岸呀！大眾一起到彼岸，速疾成就菩提大道。」

拾貳、結論

　　甚深的般若勝慧，是實證的功夫，我輩薄地凡夫，以些許世智辯聰，怎能蠡測出般若大海的深廣？然而，我們可以嚮往，觀自在菩薩大慈大悲的救世精神，我們也可以慢慢地跟著學習。在別人有災難時，伸出援手幫助他消災免難；當眾生愚痴無明時，教化他使其解惑開慧，離苦得樂，總之，時時利益眾生，自己本身就具有觀自在菩薩的力量了。最後，以一個高僧故事來印證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的殊勝功能，願大家歡喜信受奉行。

　　魏晉南北朝的時候，佛法剛傳入中國不久，於晉朝懷帝永嘉四年，有一位大師，名叫佛圖澄，從西域來到我國河南洛陽，適值劉曜攻打洛陽，擾亂帝京。當時，劉曜的大將石勒屯兵葛陂（今河南新蔡），專以殺戮的手段來統治人民，遭受殺害的僧眾不可勝數，天下蒼生更是苦不堪言，大師慈悲為懷，決定要用佛法度化石勒與石虎兄弟二人。後來，石勒稱帝後，更加尊敬大師，有事必咨大師而後行，封號「大和尚」。

　　石勒駕崩，不久，太子繼位，石虎廢太子，自立為王，年號改為建武。有一次，在後晉石虎軍中，其城被圍，晉王石虎去請問大師：「城外圍兵幾十萬人，怎麼辦？」大師即對王說：「教全城的人，徹夜齊聲念『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』這樣就可以解圍了」。晉王信受，命令全國百姓一起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，不斷地念了一日一夜。到了半夜的時候，忽然，滿城四周圍通天光明如火焰，城外的圍兵注意到，忽然看到很多兵將，好像天兵天將一樣，從空而降，嚇得他們都跑掉了，於是解除了城圍的問題。大師只教全國齊念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一句話，就如同咒語一樣，有大威力。為什麼呢？因為，這是諸佛最大的法，有大威德，所以諸天鬼神皆得崇敬，也因此，佛寺每天早、晚課，都要稱誦「摩訶般若波羅蜜多」。

　　《般若心經》的般若波羅蜜多，廣大靈感，有求必應，有願必成。願有多深，路就有多長。發願救護一切眾生，要建立這種自覺覺他的觀念，並非一蹴可幾，需要願力的資助才能不間斷，老師若有這種觀念，所表現出來的言教、身教，就是學生的榜樣，所以不但自己要自我教育，還要負起教化下一代的重責大任，這樣才是生命教育的真正落實。畢竟，人的價值不在壽命的長短而在貢獻的大小，若能運用有生之年，對自己能培養慈悲、開發智慧，對眾生有利，如此活一天，就修一分功德，唯有一切眾生獲得安樂，我們才是真正安樂，唯有一切眾生獲得自在，我們才是真正自在。最後祝福大家都能「心田不長無明草，覺苑長開般若花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